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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零距离冶袁是人们形容亲密关系用得比
较多的一个词遥 其实袁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尧
人与动物之间尧动物与动物乃至植物与植物
之间袁都得保持一定的距离袁实为至理名言遥

我大略区分一下袁 这种距离空间存在
野三度冶要要要

首先为安全度遥 说具体点吧袁栽种树木袁
树与树之间得有适当的距离袁否则袁太近了
枝叶相挨袁根系相连袁上夺阳光袁下争水肥袁
最后谁都活不好甚至活不了曰 播种庄稼袁种
子的密度有着严格的要求袁过密了必然同室
操戈袁禾苗无法生长袁结果与没有播种无异遥
人与动物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袁无论是与弱
小的动物尧还是与凶猛的动物相处袁首要考
虑的是互相的安全遥 前者如拍鸟袁必须拥有
适当的距离袁既能保持最佳的角度袁又能让
鸟不受惊吓曰 后者则是人类自身的安全需
要遥 要不你就会像中国女游客在泰国吻一下

小蟒袁结果被咬得伤痕累累袁或者你不守规
则在野生动物园与老虎不期而遇丢失性命遥
这个安全度告诉我们袁在动物世界袁食草类
动物千万别跟食肉类动物打成一片遥 在食肉
动物面前袁 你只有逃跑的权利和拚命的权
利袁没有申辩和讲理的权利遥

其次是舒适度遥 同样以树木为例袁如果
保持距离独立存在袁根不盘连袁枝不缠绕袁有
风从它们中间穿过袁便会默默相和袁成为天
籁之音遥 朋友之间袁既不能太远袁又不能太
近袁太远易疏离袁太近则粘糊袁故孔子赞同

野君子和而不同袁小人同而不和冶遥 俗话也说
得好袁要想得到一个朋友袁你就去走近他曰要
想失去一个朋友袁你就无止境地走近他遥 这
里的度就是舒适度遥 亲如夫妻关系也是如
此袁如果你爱一个人袁就将对方死死地拢在
自己的怀抱里袁 等于把自己囚在对方的牢
里袁将对方囚在自己的牢里袁必然寻找不到
任何快乐袁享受不了半点幸福袁等待的只会
是爱情之花的日渐枯萎和夫妻生活的名存
实亡遥

其三为美感度遥 人与人相交袁贵在欣赏遥

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院野如果你吃了一只鸡
蛋袁觉得味道不错袁难道一定要见到那只母
鸡钥 冶距离产生美袁这是不变的美学原理袁也
是恒定的生活准则遥 任何方式的 野一览无
余冶袁任何形态的野毫无保留冶袁是人与人相处
的极大忌讳袁只会走向反面遥 整天泡在一起
的交往袁虽然有称兄道弟的亲近袁热闹的背
后却是浮浅的情谊袁甚至是功利的需求遥 真
正的尊重尧尊敬乃至尊崇袁大多是发自心灵
的黙契袁既不需要当面随口奉承袁更不需要
背后信口胡吹遥 君不见书法家创作时挥洒自
如从不忘记留白袁美术家绘画时总是与作品
保持不时端详的距离袁其缘由就在于院站开
一点袁更能欣赏远处的风景遥

明白距离的野三度冶袁你的心中就与这个
世界尧 以及这个世界的所有生物没有距离
感遥

距离“三度”
张 锋

对于眼下的年轻人来说袁何为野淌跳箔冶就跟
现在的老年人不能理解野网词冶一样袁感到既生疏
又无奈遥

这两种野代沟冶的出现皆因时间尧年龄而生遥
野网词冶很野年轻冶袁老年人很难接受这样的野年
轻冶曰野淌跳箔冶很野年迈冶袁年轻人当然也就无法接
受这老态龙钟的野跳箔冶先生了遥

野淌跳箔冶是捕鱼的一种方法遥 所谓野淌冶袁就
是利用水位的落差曰所谓野跳冶袁就是鱼落箔后的
一种状态曰所谓野箔冶袁就是用柴编织而成的可以
用来晾晒衣被尧也可以用来晾晒粮食尧亦可用其
捕鱼捉蟹的工具遥

淌跳箔有个先决条件袁就是在大雨过后上下
游的水位形成明显落差遥这时几个热衷于淌跳箔
的男人们就会聚在一起袁寻一条不宽亦不窄的沟
渠袁合力打起坝来袁然后抹平坝顶袁让其没入水面
约 5公分左右袁 再在坝的下游杵上一块柴箔子袁
用一根长的竹竿或木棍子托住箔子袁在箔子的两
侧摆上水草或麦楷子之类的防逃坝袁以防止鱼儿
滑脱遥

跳箔搭好后袁人们分列河沟两旁袁静候鱼儿
随流而下遥这时袁有几种情形可能出现袁一是跳箔
刚刚投入工作袁 鱼儿就迫不及待地由坝顶冲下袁
有时是几条袁有时是哗啦啦一趟又一趟袁不长时
间袁 三五十斤鱼便不费事地被淌跳箔者收入囊
中遥有时情形正好相反袁跳箔搭好后袁淌鱼的人满
怀希望地站立两边袁希望鱼儿能一阵阵地从上游
冲下遥 可这样让人激动的场景却迟迟不出现袁常
常急坏河两边的看客遥其实袁越是这个时候袁你越
是不能着急袁要耐着性子等遥一次袁我和隔壁邻居
张二小淌跳箔袁那是一场大雨过后袁我家东邻的
一条大沟涨满了水袁我和张二小找齐淌跳箔的材
料袁合力打一座泥坝袁按好跳箔袁静候鱼儿来跳
野龙门冶遥可左等右等袁就是不见鱼儿来跳袁我俩都
很着急袁但也没有办法袁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袁等呀
等袁直到上午十点来钟袁终于见野彩冶了袁只见几条
银白色的肥鲫顺流游到坝前袁探头探脑地观望一
阵后袁又逆流游回去遥正当我俩纳闷时袁只见一趟
黑压压的鲫鱼群蜂拥而至袁 争先恐后游过坝顶袁
纷纷跌落在跳箔上遥尽管落箔之鱼拼命在箔上狂
跳袁以警示危险袁然上游的鱼群根本不为所动袁一
趟又一趟地越过坝顶袁 落入了我们设置的陷阱遥
这一次袁我和张二小共淌了近百斤鲫鱼遥

淌跳箔有乐也有苦遥 乐固然乐于收获颇丰曰
苦则在于出了劳力却一场空遥 也是大雨过后袁我
同张二小又兴致勃勃地在我家东边的大沟上搭
起跳箔遥一样的辛劳袁一样的流水袁一样的不见鱼
影儿遥我和张二小相信袁这次会同上次一样袁到时
候准是一趟一趟的鱼儿冲下跳箔遥等啊袁等啊袁一
直等到下午三点多钟袁 还是没见一条鱼下箔袁懊
恼的我俩只好收箔回家遥后来袁我们才晓得袁上次
我们一箔淌了近百斤大鲫鱼的信息被人传出去袁
这次大雨后袁 有人就在我们的上游搭起跳箔袁收
获颇丰袁怪不得我们落得个空手而归遥

近年来袁尽管大雨经常袁有时甚至是暴雨如
注袁沟渠水涨袁河岔流急袁要是往常袁绝对是淌跳
箔的好机会遥可眼下这水涨也好袁流急也好袁对于
淌跳箔来说袁都不管用了遥 原因很简单袁农药尧化
肥的大量使用袁早就限制鱼虾自由活动的空间遥

怀念过去那些淌跳箔的日子袁相信那些日子
一定会重来遥

淌跳箔
李志勇

想不到袁年纪轻轻的镇党委书记马群正雄心勃勃带
领全镇干群建设小康社会时袁不幸患癌症住进医院遥

马群来该镇工作已三年多袁使全镇的后进面貎发生
巨变袁群众口碑很好遥 马群住进医院后袁每天都有几十
个人去看望他袁但他拒绝收原分钱礼遥 既然如此袁来看望
的人索性不带任何礼物遥 可使马群万万想不到的是老
农民谷忠也来看他袁 而且是带着礼来的院30个草鸡蛋袁
是家里鸡下的遥 马群问院野你怎么想起看我的钥 冶

野你在职时每年春节都亲自送钱给我袁我能不来看
看你吗钥 冶谷忠笑着回答遥

谷忠的前来袁本使马群不过意袁这一说更使他感到
内疚遥

谷忠是镇里的贫困户袁三个孩子两个瘫痪袁老婆长
期生病袁欠下五万多元的债遥

凭心而论袁马群对他还是很关心的袁到他家慰问过
多次袁但都是春节来临袁陪同县领导去的袁慰问的钱都
是镇里公款遥 但在慰问时袁钱毕竟是从他手里递给谷忠
的遥 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袁谷忠每得到一次慰问金袁当然
也就加深原次对马群的好感遥 逢人就说院野马书记是个好
人呀浴 冶后来谷忠几次去找他解决困难都未找到遥 接待
的是秘书袁秘书告诉他院野书记不管钱袁全镇用钱都由镇

长批袁救济费由民政助理解决遥 冶乡长尧民政助理已多次
帮助他解决过野急需冶袁再也不好意思去找了袁只好另想
办法袁依然长期戴着野老贫困户冶的帽子遥

谷忠走进马群的病房以后袁 马群让他坐近床头袁要
他细谈家中的近况遥越谈马群越感到内疚遥为了弥补自
已对谷忠的愧疚袁他当即做了两件事院

从口袋里掏出 1000元给谷忠袁 以表对他生病老婆
的慰问遥 谷忠不要袁他真诚地对谷忠说院野你今天不把钱
带回去袁我明天找专车送到你家遥 冶这一说袁谷忠只好收
着袁并同意把 30个鸡蛋也带走遥 接着袁他又从床头小包
里拿出纸笔袁给现任书记王天一写了封信袁内容的大意
是院野我过去关心谷忠不是真关心袁而是为了自已捞政治
资本遥 我今后直至临死袁不向你及镇里全体同志提任何
请求袁只想请求你帮助我弥补过去不足袁把谷忠家的困
难彻底解决掉袁使他的全家人能和镇里的四万人一样过
上幸福生活遥 冶

王天一从谷忠手里接过信一看袁觉得这是对他的一
种鞭策遥 在第二天的镇党委扩大会上袁他把信一字不漏
地读给大家听遥 在大家都受到教育基础上袁进一步落实
全镇扶贫措施要要要谷忠的困难由王天一帮扶解决遥

内 疚
顾长清

夏至一过袁天气便一下子炎热起来袁好在这两天下
了一场雨遥 雨过天晴的日子袁空气清爽极了袁于是走出
屋外袁一个人沿前荷塘散起步来遥

塘里的水静静地流着袁青黄的荷杆高高擎着碧绿的
荷叶袁放眼望去袁池塘里高高低低尧错落有致地布满青
碧的叶子袁那宽大的荷叶在微风中静立着袁宛如一把把
绿色的大伞袁撑满整个荷塘遥 目光流离于挤挤挨挨的荷
叶袁蓦地发现袁油绿的叶子间袁赫然挺立着一株株粉白的
荷苞遥 有的紧裹着腰身袁 羞怯地躲在层层叠叠的荷叶
间袁似在默默地想着心事曰有的半闭半合袁宛如纤纤少
女摊开葱白的玉手曰还有的热情洒脱袁毫无遮拦地展开
腰身袁把玲珑的曲线尧红粉的脸庞袁尽情地袒露在波光潋
滟水荷间遥

午后的阳光袁透过高大的樟树叶隙袁斑驳地落在花
苞尧荷叶和荷梗上袁也洒落在青绿的池水上遥 许是受了
阳光的抚慰袁亦或是被长嘶的知了搅乱梦境袁先前还羞
羞答答躲在荷叶间的苞儿袁 此刻袁 次第露出红朴朴尧白
嫩嫩的脸颊袁悠然地享受着独居一隅的逍遥和清静遥 我
与那些恣意绽放的荷花对视着袁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畅

意遥
就在我与莲花相互凝望间袁不知何时袁远远地吹来

了一阵阵夏风袁 那风时缓时急袁 搅得整个池面涟漪顿
生袁清香涌动遥 吸一吸鼻子袁那清洌的莲味裹着淡淡的
荷叶馨香袁一路沉潜袁势不可挡袁直钻心肺遥 风越急袁那
交融的花叶之香越浓烈袁在心肺间萦绕尧盘旋的力度也
越大袁一漾一漾地尧简直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搅酥了噎噎

恍惚间袁风停了袁荷塘周围弥漫起股股清香袁再看那
红白相间的荷花袁又恢复往日的清新脱俗遥 它气宇轩昂
地挺立着袁仿佛人世间的纷繁根本撼不动它野出污泥而
不染冶的高洁曰凡尘间睚眦必报的争斗袁更拂不乱它野濯
清涟而不妖冶的品格遥 小小的荷花袁以低调的身姿袁淡雅
的馨香袁高洁的品格袁就这么倔强地挺立着遥 望着这一
朵朵荷花袁一股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曰做人当如莲花浴 切
不可被周围的花花世界看花了眼睛袁扰乱了心性遥 而应
昂然挺立在天地间袁坚守人生的道义袁用人格的魅力去
赢得更多的尊严遥

野清水出芙蓉袁天然去雕饰遥 冶清塘莲韵袁给了我意
味隽永的哲思噎噎

清塘莲韵
江 正

今年野五一冶长假袁我在旅途中不经意地看到
一个牌子袁上面写着野品农家菜袁吃柴火饭冶八个
大字遥农家菜袁柴火饭袁说白了就是农民家用柴火
煮的饭菜遥用大灶柴火煮饭烧菜袁必定产生炊烟遥
而如今袁炊烟已离我们而去袁只能偶尔出现在梦
里遥一定是精明的商家看到了商机袁于是用野柴火
饭冶作为一种经营招牌袁吸引怀旧的消费者吧钥

回想小时候袁看到一缕缕轻纱般的炊烟在村
庄上空飘荡袁总有莫名的心动袁然后袁目光穿越一
座座泥墙瓦屋袁搜寻自家屋顶的烟囱是否也升起
袅袅炊烟遥 这个时辰袁一种透着纯朴乡村气息和
浓浓的亲情袁开始氤氲着乡村里的每一个人遥

每天黎明袁母亲要到屋前的河岸拎水袁然后
生火煮出一大锅稀溜溜的粥来遥等到头发已被露
水打湿的母亲拎满一大缸水袁 早饭时间也到了遥
母亲掀开饭桌上的罩子袁排列好几大碗粥袁桌子
中间再摆一碟咸罗卜或腌黄瓜袁全家几口人便端
起一碗粥袁围坐在饭桌旁袁呼哧呼哧的声音此起
彼伏遥 那种情景袁简单而又温暖遥

20多年前袁我的一位叔伯大哥成为建筑包工头袁到城里承包工
程袁几年时间袁大哥的存款已过六位数遥 看着家里普普通通的几间
泥墙瓦屋袁大哥决定建一幢小洋楼遥 大哥只用一年时间袁便在庄上
建一幢外墙镶嵌灰白瓷砖的小洋楼遥 记得我母亲头一回去参观他
家的新房时袁 看着客厅里摆放的雕花木沙发和 32 吋的宽屏大彩
电袁就曾小心翼翼地踩着可以照见人影的地板袁来到大哥面前表示
不解院卫生间和厨房咋都建在屋子里钥 生火做饭熏黑了墙壁咋办钥

大哥笑而不答遥 不久袁大哥就在猪栏旁挖了个沼气池袁把卫生
间里的管子引到沼气池里袁又到村委领回一个沼气专用炉子袁一举
地解决了吃喝拉撒问题遥

前不久袁我瞅个空回老家袁大哥接到电话特意到庄头迎接遥 走
在路上环顾村庄袁一种今非昔比的感觉涌上心头遥 只见一条条水泥
路玉带似的迂回伸展袁一幢幢小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曰家家户户楼
房顶上袁 几乎都装着太阳能热水器袁 在阳光映照下焕发出耀眼光
芒遥

看着家乡发生的变化袁我的心里充满感慨遥 时代的脚步从未停
止过前进袁很多东西在复古袁很多东西被淘汰遥 就连村庄上空的炊
烟袁这个曾经延续成百上千年的乡村景致袁如今也已随风消散袁吹
去了远方袁如同一幅水墨画卷袁深深留存在我们这代人的美好记忆
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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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尧八十年代袁在农
村各个村里有这样一个人袁他既
没有编制也不称为村干部袁而他
身兼三大员(通信员袁勤杂员袁广
播维护员)袁 人们都称他为村里
的野三书记冶遥

为啥喊他野三书记冶呢钥那个
时候是大集体袁村里的干部都要
带头下地劳动袁研究什么事情需
召开的会议的袁 都是早晚进行袁
仅有他一人为野脱产冶袁整天在村
部值班袁例如来人接待袁烧茶倒
水袁发送通知袁各项杂务事情都
归他管袁就连群众找干部需办的
大事小事都由他负责转达袁日子
长了袁群众就称他为野三书记冶遥

可别小看这野三书记冶袁他的
工作量可不轻呢遥 首先是通信
员袁在那个年代袁谈不上什么交
通工具袁仅靠两条腿袁不管白天
黑夜袁刮风下雨袁都靠他到各小
队各户发通知尧送书信遥 到了八
十年代袁村里为他配了一辆自行
车袁但道路坑坑洼洼袁也难行走袁往往是骑 10米尧
扛 5米袁一个村兜一圈袁就需半天时间遥其次是勤
杂员袁从扫地抹桌到烧茶倒水袁从信件收发到来
人接待袁白天忙的团团转袁晚上还要在村部值班袁
那时候上级派来的包村干部袁 也都吃住在村袁他
又兼任炊事员袁当上野伙头军冶袁那个年代袁老百姓
有个习惯袁 家里有红白喜事都要请干部吃饭袁感
到有面子袁也请他帮助通知召集遥 再后来到了七
十年代后期袁村里通上了有线广播袁他又担任了
广播维护员袁自从有了广播方便多了袁大事小事
都由广播来替代袁虽然不要再奔波通知人袁但他
工作量仍然不轻袁一个村的广播线路连起来就有
十几公里长袁几百家农户的小喇叭袁都要他维护袁
遇到刮水下雨袁 不是杆子倒了就是线路断了袁他
都要顶风冒雨突击抢修袁哪家喇叭不响了袁都要
上门去维护遥 就这样的野三书记冶一干就是几十
年袁有的从血气方刚小伙子一直干到满脸皱纹头
发花白的老头袁就这个野三书记冶在村里起早贪
黑袁吃辛受苦袁从不吱一声袁但年终工资报酬袁比
一般干部高一点袁享受副村级待遇遥

90年代中期袁由于农村体制改革袁村组干部
人员精简袁当时的冶三大员冶即野三书记冶是首批精
简对象袁精简后的野三书记冶成了野无退休金尧无定
补尧无生活补助的冶三无对象袁当初风光一时的
野三书记冶成了一名普通群众袁他们几十年辛辛苦
苦袁几十年风风雨雨袁几十年生活沧桑袁他们无怨
无悔袁从不向上级邀功请赏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袁
走上致富道路袁用良好的心态袁安度晚年遥时至今
日袁还有很多老百姓与他们见面打招呼时仍叫他
野三书记好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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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朋友说袁他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袁那天进门袁儿子
让她喊爸袁还未出口袁她的脸就红了袁让她喊妈袁又是一
阵脸红遥 他呵呵笑着说袁我现在很少看到这么爱红脸的
女孩子遥 我说袁看样子你喜欢红脸的儿媳妇遥 他说袁那当
然袁太大方的我不喜欢遥

曾经有一位女同事袁特别爱脸红袁虽说早已为人之
母袁可仍改不了说话就脸红的习惯遥人家都说她漂亮袁可
我说袁她在害羞时最美丽遥 有人不以为然袁我说袁漂亮女
人并不少袁可有羞色的是越来越少遥

泰戈尔曾经说过院野美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遥 冶世界
上什么色彩最美呢钥 受种族尧宗教尧历史尧修养诸多因素
的影响袁回答一定是千差万别遥我们这个世界万紫千红袁
异彩纷呈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色彩赋予情感因
素袁却独不能为我们所喜欢的物品涂上羞色遥 动物也没
有袁羞色是人所独有的品质遥 羞色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
物袁也是人类最天然尧最纯真的情感现象遥

我曾惊讶于女人没有羞色的大胆示爱袁而且是那种
毫不掩饰的直露遥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珍藏自己的感情袁
她能品尝到存封的佳酿吗钥 如果她太直白张扬袁还能指
望别人庄重地呵护吗钥遥

羞色朦胧袁魅力无穷遥它的本质是什么钥康德说院野羞
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袁用来抑制放纵的欲望曰它顺乎
自然的召唤袁但永远同善尧德行和谐一致遥 冶羞色不仅是
人对自身意识的加强袁而且顺应着大自然和人类神圣情
感的基础遥 羞色是披在人类身上神秘的轻纱袁迷离而朦
胧遥 这是一种含蓄之美尧一种蕴藉的柔情遥

对待任何事物我们需要宽容袁但不能无原则无理性
地纵容遥时代在前进袁但我们的天性和爱憎始终不会变遥
我们可以脸红袁但最好少点因愤怒而红袁而是在某些时
候微微泛起的羞色遥 羞色是最美丽的色彩袁是盛开在心
灵上的花袁我们更要懂得欣赏与珍惜遥

盛开在心灵上的花
春 水

酒与茶虽为伯仲袁然兄弟俩的性格不同袁一个豪爽讲义气尧一
个文静重理性袁一个主飞扬尧一个司内敛遥 一个烈性如火尧热情外
向袁一个宁静如水尧儒雅隽永遥

饮酒尧品茶蕴含一种氛围袁一种情调遥 野倚剑独饮袁可以吸燕赵
秦陇之劲气袁雨窗小啜袁则如沐蜀楚吴越之清风遥 冶酒袁几乎被所有
的文人武士当作解忧的野灵丹冶袁野醉卧沙场君莫笑袁古来征战几人
归遥 冶这就是喝酒的理由遥曹操的叶短歌行曳名垂千古袁胜了古今酒诗
之尽美遥 野对酒当歌袁人生几何浴 譬如朝露袁去日苦多袁慨当以慷袁忧
思难忘袁何以解忧袁唯有杜康遥 冶这酒袁堂而皇之的成了人们解除忧
愁的唯一良药遥 李白生不离酒袁原其究袁是因为喝到微醉袁可以无牵
无挂袁忘了自我遥 他有很多写酒的名诗袁野人生得意须尽欢袁莫使金
樽空对月遥 冶野玉花马袁千金裘袁呼儿将出换美酒袁与尔同销万古愁遥 冶
野抽刀断水水更流袁举杯销愁愁更愁遥 冶读这些诗袁你会有酒香扑鼻
之感袁你也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观点袁从而理直气壮地喝酒遥

茶袁具有舒缓的渗透性袁表达含蓄蕴藉式的内向情感袁潜入全
身汗囊毛孔袁缓缓生成温馨抚慰遥 茶袁饮前有淡淡清气袁渗透人体袁
弥漫于不易察觉的周围空气遥 喝茶袁可以野把壶纵览天下冶袁无论是
醒着的开怀与失意袁 还是醒着的淡泊与宁静袁 都是人生的一种境
界遥 热气氤氲袁曼妙多姿袁尤其是酒后饮茶袁野一瓯解却山中醉袁便觉
身轻欲上天遥 冶一种超脱的轻松的感觉遥唐代钱起有一首叶与赵莒茶
宴曳袁野竹下忘言对紫茶袁全胜羽客醉流霞遥 尘心洗尽兴难尽袁一树蝉
声片影斜遥 冶描绘了令人神往的自然山水与幽静闲暇袁饮茶之高雅
足以与酒侠聚首相媲美遥 据说和尚都爱喝茶袁仔细一想袁是有原因
的袁茶味清淡袁和尚的心也清淡袁其实和尚的心便是茶遥 一杯开水冲
下去袁茶叶由浮而沉袁由躁而静袁沉淀了多少浮世尘埃遥 一壶清泉沸
腾于茶香四溢袁可以品万古之千秋袁谈孔夫子论道袁评三国谁是英
雄袁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袁诉千古佳人袁品世间高雅与媚俗遥

有酒自为乐袁茶香更迷人遥 现代人脑子活袁为了让酒与茶这对
伯仲紧密团结袁干脆将酒店开成茶酒楼袁让好酒又嗜茶的人好梦成
双遥 清代有一首寓言诗袁说的是茶和酒的自我标榜和各自争宠遥 茶
说院野战退睡魔功不少袁助战吟兴更堪夸遥 亡国败家皆因酒袁待客如
何只饮茶钥 冶茶可以提神醒脑袁有助于诗兴袁待客有茶即可袁不须用
酒遥 酒自然不服院野摇台紫府荐琼浆袁息讼和亲意味长袁祭礼筵席先
用我袁可曾说着淡黄汤遥 冶美酒可以用于宫殿之上袁也可以用于平息
争端及友好往来袁祭奠喜庆袁还真没有听说是用茶的遥 茶与酒的争
辩袁实际上是在说明袁茶与酒实为兄弟袁酒韵茶香均是生活的滋味袁
应该以野和冶为贵遥 左手酒一壶袁右手茶一杯袁酒神与茶神在生活中
轮守世人的沉醉与清醒遥

中国人将喝酒与品茶都赋予了深厚的诗意袁就茶而言袁不管是
绿茶娇嫩的诗意袁还是乌龙茶绵长的诗意都由来已久遥 即便不说陆
羽的叶茶经曳袁从一般诗文中总能频频嗅出茶香袁茶文化最精致的部
位也最难保存袁每每毁于兵荒马乱之中袁后来又从解渴的原始起点
上袁重新种植和焙制袁不知断了多少回袁死了多少回遥 因此袁诗人阿
英总结说袁爱茶的理由是和野爱佳人冶一样袁享乐自己也装点自己遥

关于茶文化袁 杨绛有一个精妙的论述袁野文艺女神带着酒味冶袁
野茶只能产生散文冶遥 而咱们中国诗袁酒味茶香袁兼而有之遥 野诗清只
为饮茶多冶袁也许这点苦涩袁正是茶中诗味遥

对于酒的功过袁长期以来袁众说纷云袁莫衷一是遥 我觉得丛维熙
的说法比较辩证遥 他说袁对于酒的功过袁自古莫衷一是袁各有评说遥
像商纣王尧隋炀帝因纵酒殇政之事袁似无二议遥 但酒对人类生活之
祸兮福兮袁却看法不尽一致袁常有南辕北辙之距离遥 这两种文本袁从
远古到今天虽然都有知音袁但是酿酒却一直延续到现在袁这足以说
明国人们并不被纸上谈兵的酒论所左右袁而是据其个人所好袁大路
朝天袁各走一边遥

酒与茶
姜建国

夏日原野 王万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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